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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在广袤的农村，
脚踏希望的田野，
我们——定制村干，
走在乡村振兴的康庄大道上，
用辛勤的汗水浇灌未来，
用坚强的肩膀扛起担当！

我们都是农民的孩子，
我们都是大地的骄子，
成为定制村干的那一刻，
我们的眼睛里闪烁着光芒！

这光芒，是而今迈步从头越的壮怀激烈，
这光芒，是俯首甘为孺子牛的人民情怀，
这光芒，是不待扬鞭自奋蹄的行动自觉，
这光芒，是敢教日月换新天的胆气豪壮！

于是，每一个晨曦微露，
我们都伴着朝阳喷薄而出，
裤管上沾上的除了露水还有泥巴，
这是大地给我们颁发的奖状。

每一个晚霞满天，
回望夕阳拉长的身影，
那是我们还在收割最后一田麦，
还在栽插最后一垄秧。

田里有我们忙碌的身影，
农家有我们欢快的笑声。
张家长李家短，
这是我们心里装着的一本账。

我们不仅仰望星空，
我们更加脚踏实地。
只因脚下有乡愁，
心中更有期望！

我们期望——
农村经济强起来，
农村环境美起来，
农村设施全起来，
这就是我们美丽可爱的家乡！

我们期望——
村民腰包鼓起来，
村民脑袋灵起来，
村民素质高起来，
这就是我们心系乡亲的愿望！

我们期望——
农业产品多起来，
农业品牌靓起来，
农业产业旺起来，
这就是我们正在创造的辉煌！

所有的期望，不会凭空实现，
所有的蓝图，还靠双手绘就。
这需要我们拼出太仓速度，从不敢懈怠，
这需要我们全力振翅高飞，永不会掉队。
你看，
在我们的奋进中崛起现代田园城，
你看，
在浩荡的春风里绘就幸福金太仓！

这就是我们，满怀豪情的定制村干，
这就是我们，乡村振兴的先锋尖兵！
强富美高，舍我其谁？
乡村振兴，奋斗有我！

乡村振兴
奋斗有我

□徐盛兵

潮涌2021
□赵港

大江奔腾，不舍昼夜。兴许正是这些夜以继日的潮
涌，让地球也跑出了自转的加速度，潮起是春，潮落是
秋，潮起潮落间，匆匆又一年。

这些潮涌，从雪山草原走来，从滩涂湿地走来，从积
雨云、含水层中走来。走到一起来，无论是汇成一涓清
流，还是激起一排浊浪，无论是历经九曲回环的险滩，还
是一泻千里的坦途，吃苦不言苦、处难不畏难，日复一日
地向前、向上，一如困难面前有我们、我们面前没困难，
最终定格成为观照工作和生活的模样。

潮涌的日子，无论是风生水起还是波澜不惊，颇像
是在玻璃碴中找糖吃，只有经过战战兢兢的努力，才可
能会有甜甜津津的回忆。这不，听说三百六十行里“撑
船打铁磨豆腐”最苦，加班码字的笑了，有时一个标题就
能轻松烧掉数以亿计的脑细胞，别人撸铁撸串我撸键
盘，别人喝茶喝酒我喝白水，当然知道啤酒和炸鸡是绝
配，但泡面+火腿何尝不是顶配。听说“烟花”易冷人易
散，防汛防台的笑了，为了迎战台风“烟花”，指挥中心灯
火通明，机关同事都轮番上阵、顶风逆行，为的就是护一
方周全。听说内衣外穿的都是超人，点位执勤的笑了，
为了防御四处流窜作案的“德尔塔”“奥密克戎”病毒，为
接种率劳心，为铁脚板操心，为网格化上心，志愿者一样
能把红马甲穿出红斗篷的范。听说“人过三十不学艺”，
在职读研的笑了，推广OA的也笑了，尽管难以走出“一
看就会、一学就废”的怪圈，但解锁一项新技能，打卡一
样新体验，不也是在拓宽生命的边界、丰富自己的人生
么？听说东京奥运会有体操裁判双目失明还在打分，负
责文化宣传的笑了，“同聚力·在一起”企业文化节和趣
味运动会举办至今仍然零投诉，何不把专业的事情交给
我们业余的来办。听说码农属于新生代农民工，上班地

点从工地转移到互联网，所有埋头干活的都笑了，如果
办公室工作在三百六十行里连号都排不上，从业人员的
心理阴影面积估计大得可盖过太平洋。

奔跑，是潮涌的姿态，也是我们的常态。有一种“努
力”叫拔尖领跑，有一种“坚持”叫久久为功。也许白天
不懂夜的黑，我们只知道打开灯光就是白天，路灯下夜
巡夜查和台灯下夜访夜话无缝对接；也许道是无晴却有
晴，我们只知道穿上雨衣就是晴天，节假日值班值守与
工作日加班加点风雨无阻。诚然，不是所有的努力都有
回应，有可能做三四月的事，八九月才有答案，那就只管
播种，收获的事情交给土地；不是所有的坚持都有结果，
但总有一些坚持，像《最好的我们》里说的，能从一寸冰
封的土地里，培育出十万朵怒放的蔷薇。更多的日常，
是无限接近流水作业的孤寂，我们从不同的方位以不同
的出行方式前来，或许在上下楼、进出门“狭路相逢”“面
对面”掩不住行色匆匆，散落在各个微信群、QQ群里“屏
对屏”时却毫无违和感。

但凡有潮涌，就会有涨潮落潮再出发的回旋，就会
有前浪后浪逐浪高的内卷。就像这些潮涌，当他立上潮
头，不是为了让世界看到自己，而是为了让自己看到世
界；当他潜入浪底，不是为了逃避前行的压力，而是为了
蓄积向上的力量。在这里，没有激情燃烧的小宇宙肯定
成不了开发区的弄潮儿，不想当排头兵的多面手肯定也
不是合格的战斗员。我们放下岗位限定，每个人都是争
当黑马猛虎尖兵的先锋主角；我们忘却年龄限制，每个
人都是力求更快更高更强的当打之年。这不，小伙伴们
乘风破浪，撰写的调研报告，占据过报纸的整版；采编的
信息，得到过上级的批示；剪辑的视频，收获过平台的流
量；跟进的事项，助力过企业的发展……

《朗读者》说，勇敢的人，不是不落泪的人，而是愿
意含着泪继续奔跑的人。譬如潮涌，经历过潮去心也
去的决绝，潮来人还不来的伤痛，最终删繁就简、从简
而行。譬如办文，那些隐藏较深的小bug，会让从业多
年的“老司机”也当众翻了车，可还是要带着如芒在背
的刺痛感继续走下去。譬如档案，奈何归档的时候千
遍万遍收不齐，查档的时候千呼万唤出不来，只好亡羊
补牢请有保存价值的文书、音像、实物等都到“馆”里
来。譬如“鸡娃”，我等儿子他开窍，就像在等中彩票。
心疼缺觉的他，为其整理床铺，0.5秒后在未合上的世界
名著里，发现保存完好的辣条是怎样一种心情？确认
过眼神，那个一脸蒙圈的小神兽恰如当年的自己。化
干戈为玉帛的方式只能归咎于自己双螺旋结构的DNA
分子进化得不够完美。譬如轮岗借调，譬如挂职交流，
也许目标计划和成果收效之间仍然隔着一个“卖家秀”
和“买家秀”的距离，但我们庆幸曾经努力的付出，让得
到更加踏实，让失去少却遗憾。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
也有聚散离合，也有喜怒哀乐，可依旧初心不改、初衷
不变，正如余光中先生在《欢呼哈雷》里写的那样，“人
间已无我，但我的国家，依然是五岳向上，一切江河依
然是滚滚向东”。

光阴如电，急景凋年。还好，韶华向远，浮生未歇。
未来亦当如潮涌，认定丘山积卑而为高、江河合水而为
大，坚持复杂的事情简单做、简单的事情重复做，相信岁
月不负追梦人、时光不负有心人。

2022年，当有“眼纳千江水、胸吞百川流”的壮心不
已、“山是眉峰聚、水是眼波横”的浪漫不渝、“潮平两岸
阔、风正一帆悬”的征途不止。且看潮涌，且共从容；逐
梦所爱，奔赴山海。

凌空起舞霓衫飞，
绛醉霜天唤暖归。
倩影窗前何自在，
秋思平添搏击晖。

七绝 题蟹爪兰
□高志强

如今的江南，冬天下雪结冰都快成稀罕事了，
但四五十年前入冬后持续零下五六度是常态，对
当时是孩子的我们来说，玩冰雪游戏便是家常便
饭了。

我们镇上的小学原先是座城隍庙，大殿后面
有条河，因为不通外河，水也不深，河面很静，气温
一低就容易结冰。学校里的学生，特别是男生都
盼着冷点再冷点，冰结得厚点再厚点。等河面全
冰封了，就先拿砖块砸，冰面砸不开，大胆的就先
试探着走几步，走到河中间的会英雄似的招呼岸
上的人也快下来。我同学小牛就常担任这勇敢的
探险者，因为他的家就在河对岸，平时他上学要绕
一大圈，结了冰他就可以抄近路。小牛有时在一
刻钟的课间跑回家抓一把煮熟晒干的毛豆荚或炒
熟的花生，边剥着吃边悠悠然地从冰上走回来，这
让我们都羡慕不已，觉得这冰好像就是为小牛而
结的。

因为河水不太深，持续几天零下几度的气
温，河底也冻住了，这时再多的人上冰面也不怕
了。连女同学也嘻嘻哈哈地相互搀扶着到冰面
上来玩。女同学一来，男同学就更加人来疯了，
有人将城隍庙大殿前铁水缸里的大冰坨倒出来，
推到河面的冰上，一个人蹲在冰坨上，另一个人
在后面推，推的人越跑越快，然后一放手，让冰坨
载着人滑向很远的地方，有时会撞在岸边河滩
上，人仰马翻，河面上一片欢笑。在冰面上玩，摔
跤是常有的事，好在都是棉袄棉裤，即使磕碰着
也不怎么疼，只是膝盖处和臂肘处的衣服常会
破，那时我们身上的衣服都是“新三年旧三年缝
缝补补又三年”的，有不少是哥哥姐姐穿过的，所
以都经不住磕碰，好在回家后妈妈找块布角补上
就可，反正大家都穿打补丁的衣服，那时觉得还
挺光荣的。在湿滑的冰上玩结束后，穿着一双湿
了的棉鞋回家，妈妈会臭骂一通，她实际上是心
疼我的脚受凉，等我睡下后，妈妈就把我的千层
底棉鞋贴在煤球炉外壁上烤，第二天我就又能穿
上暖暖的棉鞋了。

下雪了，打雪仗是男孩子们都喜欢玩的，走在
路上，冷不丁把行道树猛摇一下后跳将开去，让树
上的雪哗啦啦都落到后面毫无防备的人头上和脖
子里，后面的小伙伴又是蹦跶又是拍打，让落进衣
领里的雪从腰间掉出来，然后叫骂着追打上来。
于是一个在前面逃，一个在后面追，嘴巴里喷着白
雾，头顶冒出了热气，再冷也感觉不到了。

白天气温稍高些，屋面朝阳一方就会有雪开
始融化，但夜里又会结冰，于是屋檐上挂满了一根
根晶莹剔透的凌凙。我们会把凌凙掰下来，假装
当棒冰含在嘴里，家长见了拍手拍脚地命令我们
赶紧吐掉，我们反倒越发装出津津有味的样子，谁
让大人在夏天有棒冰时不舍得给我们多买几支吃
呢。

我家有个天井，只要有积雪我就去滚雪球。
有一次我与姐姐一起堆了个真人般大小的雪人，
拿煤球做眼睛，红辣椒做嘴，还给“他”戴了顶草
帽，最后把铲雪的铲子往“他”肩膀上一放，像是个
披着白袍的人抱着铲子往我家里瞧。我妈妈早晨
开门，“啊”地惊叫一声，然后拍着胸口逃回屋：“吓
死我了，乍一看还真像有个人呢。”如果是在外面
堆雪人，我们还喜欢跟小伙伴开玩笑，从灶灰里扒
出木炭在雪人身上写“大坏蛋某某某”，其他小伙
伴看到了就哈哈大笑，那个某某某看到了，当然就
又是一场雪地里的追逐打闹。

全球气候变暖后江南很少下雪了，冬天不结
冰不下雪，让人觉得不像是冬天了，但江南的冬
天依然让人感觉很冷，专家说这是湿冷的缘故。
近年来可能是因为生态环境好转，江南的冬天又
有了冰和雪，有冰雪的日子空气也干燥。专家还
说冬天冷透了，可以减少来年春天动植物的病虫
害。专家的话是科学，而我更想重温那童话般的
冰雪乐趣，花甲之年的我当然不可能再去玩了，
但看到今天的孩子们玩，与我自己玩是一样的开
心……

对于爆竹，人们想到最多的是那一句“爆竹声中
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

确实，每逢年节或者喜庆之时，民间的习俗，除
了不同地域各有特色的庆祝活动外，放爆竹，似乎是
中华大地上无论南北东西都共有的，我们太仓，自然
也不例外。

随着城市化建设的不断推进，以及提升城市文
明形象和环保的要求，很多大城市先后要求禁止燃
放烟花爆竹，太仓的核心城区，也在2017年末开始
禁止燃放烟花爆竹了。

就这样，每年的春节，从儿时起就陪伴我们的爆
竹声声，渐渐地“远去”了。但是好多关于爆竹的

“小电影”，深深地留在了我的记忆中。
由于父亲在外地工作，我自小随母生活在农

村。对于年少的我来说，那时的广阔田地，真是我和
小伙伴拆天拆地疯玩的大乐园，其中，每到年关前买
鞭炮放鞭炮，当然是一项重要的玩乐。上世纪七十
年代，受经济条件的限制，大爆竹（我们乡下方言叫
它为“大炮仗”）是很少有的，当时基本都是买小串鞭
炮，我们称它为“王鞭”。我只记得，大人给我们买好
一串鞭炮，到手后可是舍不得一次性点着放完的。
第一件事情，就是把整串的鞭炮拆解成单个，然后小
心翼翼地拿一部分放在衣兜里，赶紧找小伙伴去。
当然，放鞭炮是有禁忌的，大人们在买回时就会大声
告诫：放的时候，离稻柴垛远一点，点着了，当心“吃
生活”（挨打的意思）。

放鞭炮玩乐，有好多花样，有点着后丢到深沟里
听回响的，有扔到河里看能否炸起水花的，有点着了
丢到小口的玻璃瓶中后快速逃离的……玩多了，难
免有闯祸的时候。记得有一年的春节，已是小学生
的我，和比我小一岁的堂弟一起放鞭炮，结果也不知
怎么地，一个点着了的鞭炮进了堂弟的衣服里，堂弟
崭新的灯芯绒衣服被鞭炮的火星烧出了几个大小不
等的洞，我被父母狠骂了一顿。所幸没有伤到人，否
则，那个年，就够我受了。

我的表哥结婚，喜庆之时放爆竹是必然的。我
那时已是中学生了，可以帮忙做些事情了。表哥结
婚当天，我被委以重任，等迎亲队伍返回，到家前燃
放大爆竹两个，通知家里新亲已到，然后家里也会放
爆竹回应。那一天，也不知道我自己是怎么想的，放
爆竹时没有规范操作，一手点爆竹时，另一个手掌托
在了爆竹的底部，一声炮响后，我猛然觉得拿爆竹的
手一阵灼痛，再一看，手掌变成了黑麻子，黑火药都
炸到了手心皮肤里。受伤的尽管只是皮肤，没有深
度炸伤，但是，这一次的经历，给我的心里留下了不
小的阴影，此后的好多年里，我再也不敢把爆竹拿在
手里燃放，只敢固定放在地上，点燃后再躲得远些，
生怕再受伤。

等到自己工作，正是上世纪八十年代末，已经是
改革开放的好年景了，平常人家的经济条件都有了

改善。于是，也能在春节这样的开心时刻，多买一些
爆竹烟花了。鞭炮，早就不是按“个”买了，一买就是
好几串，一串动则三五百响，大爆竹也是整包买了，
再奢侈一点，就多买些五彩斑斓的烟花，单个的、集
束的，每样都来点，买它个几百上千元的，放一个酣
畅淋漓。但是，每当我们忘情地看着天上的火树银
花时，我那过惯了苦日子、节俭惯了的外婆，总是一
边望着天看，一边还会“不合时宜”地唠叨几句：“看
是蛮好看，就是太浪费了，花了那么多钱，就听了一
阵响，看了一阵亮，就没了，不值啊。”

而我们只管继续高兴，也不去驳老太太的话。
一晃，外婆和外公都离开我们好多年了，他们

没有看到，此后的二十多年里，爆竹烟花慢慢被用
到了“极致”，人们在钱袋子鼓起来以后，开始追求
排场，浪费也自然更厉害了，有些甚至夹带了一些
迷信色彩。平日的结婚喜庆和开业典礼等不去说
了，特别是每年农历大年三十的关门爆竹、大年初
一的开门爆竹和正月初五的喜迎财神，这几个“关
键”时间段，整个城市乡村，爆竹烟花此起彼伏，声
震四方，烟雾弥漫，满地落红。而我，也未能免俗地
成了随波逐流的一员，每年这几个时间，就怕被世界
忘却了似的，也一定要去买上不少爆竹烟花，凑上一
份热闹。

直到五六年前，烟花爆竹禁放了！这是个好
事！而我，还成了头两年的禁放宣传监督志愿者，深
夜依旧在一线工作。凡事开头难，一大批的志愿者，
在别人欢度春节的时候，放弃了与家人的团聚，坚守
在各自的岗位上，头两年，很辛苦。两年的坚持，换
回的是太仓城区每个新年的安逸宁静和整洁清爽。
两年的坚持之后，人们的习惯终于改了，不准放，就
不放了，就这么简单。

也有人说，爆竹烟花不准放了，中华传统丢了，
中国年味没了，喜庆时的气氛也没了。此说法或许
有一定的道理，但是，时代发展到今天，什么都进步
了，其实什么都不是问题，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你
想到了办不到的。

这不，前不久，我家儿子成家了，结婚喜庆之日，
总不能来个闷声发财吧，总要热闹一番吧。爆竹不
能放，看看能否变通？夫人网上一查，哈哈，电子爆
竹，要多少有多少！拟声效果好，无环保问题，还可
反复使用。这真不错，婚礼当天，不一样的爆竹，一
样的喜庆，不一样的形式，一样的热闹！

这几年的春节，人们生活在安逸祥和中，太仓人
的幸福指数一点也没有因为没有了爆竹烟花而降
低。深夜，偶尔，还能从远处的乡间传来零星的爆竹
声，这于我们而言，还能勾起对儿时的回忆，而对于
我们的下一代或者再下一代呢？这爆竹，是不是本
就已经不再是他们生活中的必需了呢？

就让这远去的爆竹声声，成为我们这一辈人心
中的一份美好吧。

冰雪乐趣
□菅白

远去的爆竹声声
□尤晓


